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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羚羊: 青藏高原生态变化的见证者

■ 文 / 康蔼黎  毛世平

从100多年前的100万只，到如今成为濒危保护动物，藏羚羊不仅见证着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其种群发展也考验着我国在青藏高原生态建

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能力。

电影《可可西里》的公映，以

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五福娃之一采用

藏羚羊形象，让藏羚羊这种栖息于海

拔4600～6000米的荒漠草甸高原和高

原草原的动物，成为青藏高原上最为

著名的物种。“青藏高原的代表物

种”，这个名头对于藏羚羊而言，当

之无愧。由西往东，藏羚羊的行踪从

印度拉达克开始，向东延伸1600千
米，穿过西藏和新疆南部边缘，到达

青海鄂陵错以西。从北到南，藏羚羊

的身影在昆仑腹地出现，一直到西藏

南部的玛旁雍错东部附近。藏羚羊的

分布和迁徙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青藏高原，尤其是羌塘草原

（包括可可西里）上广阔的草原景观

的连续性。

藏羚羊种群数量由降反升

第一次和藏羚羊打交道，是在

2005年春夏之交。当时，笔者跟随国

际野生动物保护界传奇人物乔治•夏
勒博士一同在昆仑山西部的腹地进行

藏羚羊母幼迁徙行为的研究。那个

地方拥有一处藏羚羊的产崽地，每年

5—6月份，都有来自西藏阿里地区的

藏羚羊在此繁殖后代。它们总是脚步

匆匆，在怀孕的最后一个月，跋涉两

三百千米到达这里，然后在孩子长至

一周左右便开始启程返航。除了这个

种群外，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至

少还有其他4个这样的迁徙种群。其

中有两个跨省份迁徙，分别从西藏羌

塘东部和新疆阿尔金山迁徙到青海可

可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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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许多有迁徙行为的有蹄类

动物相比，藏羚羊只有雌性个体会作

如此长距离的迁徙。根据西方探险者

在100多年前的记录分析，当时青藏

高原上的藏羚羊数量可能达到100万
只。不过，随着人类足迹在这一区域

中的增加和扩展，情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尤其是20世纪70—90年代，出现

了针对藏羚羊的大规模猎杀，其目的

就是为了获取它们精美的羊绒。中间

商把收集到的羊绒走私到喀什米尔，

由当地人通过传统工艺织成沙图什羊

绒披肩，以满足其他国家少数人对时

尚的疯狂追求。在那个时期，其他动

物同样也没有能够逃脱这样的厄运。

当乔治•夏勒博士于1998年出版《青

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时，他对中国

国内藏羚羊在当时的数量估计为7.5
万～8万头，这个数字在百年前估计

量的10%以下。

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90年
代开始，我国对于动物保护的投入日

益增长。随着野生动物保护和枪支没

收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当地野生

动物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2003—2006年，乔治•夏勒博士等在

《兽类学报》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指出，羌塘草原的藏羚羊和藏野驴的

数量都出现了恢复。西藏自治区林业

勘探院的刘务林在其2004年的专项研

究中对藏羚羊种群大小又进行了估

计，指出其数量出现了明显回升。

2011年8月初，当笔者带着两位

老师到那曲走访时，和申扎县林业局

的局长同行了一段路。路上，他和我

们聊起了买巴乡藏羚羊产崽地。2009
年，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快速数量评

估，当时记录到的藏羚羊有2000多
头。2011年，申扎县林业局进行了一

次快速观察，记录到藏羚羊数量超过

了3000头。这样的定期快速观察，连

续起来就是长期监测，可以为藏羚羊

及其他物种的数量变化提供十分及时

的一手信息。现在，这个信息正在让

我们体验着藏羚羊数量增加的欣喜。

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之争

当藏羚羊和它的伙伴们经历着

变化和转折时，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也开始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

公路修建延伸到偏远地区，牧民及其

家畜在50年前仅有野生动物活动的区

域开始定居。地方政府的开发计划使

大量人口流入这些区域，各项经济政

策也影响了原本的土地所有制度。于

是，整个青藏高原面临了一个更为艰

巨而复杂的新挑战，那就是如何维持

当地人类社区、家畜和野生动物，以

及他们共同依赖的草场资源之间的平

衡。随着人口的增加，产业经济的发

展，人类和野生动物对生存空间的竞

争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今，随着野

生动物种群的恢复，野生动物和人类

以及家畜的接触增多，其引发的冲突

和潜在的健康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气候变化又有可能加剧这些问题

的严重性。

在目前已有的草原管理举措中，

有一种会对野生动物造成消极影响的

新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比如，在

羌塘草原的草场上，围栏出现的速度

相当迅速。大多数围栏的建造依据的

是国家恢复和保护草地的政策。很多

村集体和个人看到围栏在划分草场上

的优点，也开始建造基于村和家庭为

单位的围栏。当地人对围栏表示欢

迎，不仅因为围栏可以将不同家庭、

村庄、乡的草地分隔清楚，而且可以

防止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在他

们的冬季牧场上活动。然而，长长的

围栏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分成支离破

碎的小块，限制了野生动物的行动，

尤其是藏野驴和藏羚羊。我们在藏北

的旅行中，尤其是南部，常常可以看

到延绵数千米的围栏。而南部，正是

野生动物种群恢复中最为重要的空

间。除了减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和扩散

空间以外，围栏还会直接造成藏羚羊

和藏野驴的死亡。政策本身的善意，

需要合理的措施加以延展。在青藏高

原这个野生动物的乐园中，这些人类

工作措施的设定，必须慎重考虑野生

动物的需求。

需逐步引入被全球公认的绿色产业

《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

保护规划（2011—2030年）》（以下

简称《规划》）中提出划分主体功能

区，即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自

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将青藏高

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

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

以及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其他地区，并

制订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青藏高原

的西北部，主要是西藏自治区的羌塘

草原，被设定为生态安全保育区。这

一设定，意味着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将高于其他任何开发，为这

一区域的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

了重要的保障。

同时，《规划》提出要加强生

态保护与建设。以三江源、祁连山等

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强化草

地、湿地、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高自然保护区管护水平。生物多样

性和自然保护区曾经都是相对弱化的

两个概念，相应的管理部门在整个政

府系统中也常常处于被动位置。这份

规划对这两项的着重指出和国务院审羌塘的孩子和他们的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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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时对其特别进行的阐述，将更

好地支持有关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

也顺应了国家希望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主流化的主张。

《规划》还提出要发展环境友好

型产业。加快传统农牧业生态转型，

促进矿产资源科学开发，合理有序开

发水能资源，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发

展，实施生态移民和传统能源替代。

但是产业的发展，对于藏羚羊和

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却是一把

“双刃剑”。

在青藏高原，畜牧业是主要的收

入来源，随着人口增长和群众对收入

要求的提高，畜牧业成了过度放牧的

主要原因并因此导致草原退化。发展

其他绿色产业，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

其他经济来源，逐步减少畜牧业给草

原带来的压力，减少由此而不断激起

的家畜和野生动物竞争食物资源的冲

突。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个好

消息。

然而，如何设计和实施真正意义

上的“绿色”产业，需要有一个慎重

摸索和试点的阶段，不宜过快推广。

原因是，这一区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

弱，禁不起折腾。我国东部较发达地

区，在粗放型产业发展中，已经并且

正在经历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有些

已经无法挽回，比如最近的白鳍豚

的消失。青藏高原是以草原为主的

生态系统，其发展路径绝不能再重

蹈覆辙。有了东部之鉴，青藏高原

产业发展必须从全国乃至全球的高

度，通过政策积聚高端智慧人力，

用聪慧细致的手笔，逐步引入被全球

公认的绿色产业。同时，在这个“绿

色”的定义中，必须把藏羚羊和其他

生活于此的野生动物作为主要考虑指

标，因为没有了他们，再好的草原也

会失去灵魂。

将游牧向定居发展，是一个仍具

争议的问题。牧民家庭若限制在一块

确定的区域，可能造成限定区域内的

过度放牧。定居所需要的配套措施，

比如围栏，不合理的设计会阻碍藏羚

羊等物种的大规模移动。牧民定居

后，在固定空间中，牧民对可能抢夺

家畜饲料的野生动物也会逐渐无法忍

受。游牧，这种青藏高原上典型的草

原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中逐步消失，

是否可惜？这些，都需要在《规划》

的实施中谨慎思考。

青藏高原上，有着像羌塘、可可

西里、三江源这样广袤的荒野之地。

曾经，生活在那里的野生动物数量让

人瞠目结舌。早在1903年，一位西方

探险者C•G•洛林（C.G.Rawling）曾

目睹过这样的藏羚羊群，“在我的视

野中，一次至少可以数到15000头，

甚至20000头藏羚羊；在一个山坡上

有几百只野牦牛在觅食”。

而今，许多关注青藏高原的

人，一起目睹着沙化扩增、冰川消

融、道路蔓延、人口上升、车辆增

加、消耗增多等各种因素，正在不

断侵蚀着这片土地，青藏高原的神

奇面纱正逐步退去。也许，曾经西

方探险家们描述的场景，大部分只

能成为遥远的记忆。然而，许多关

注青藏高原的人，也一起证实着藏

羚羊数量在局部区域逐步回升的事

实，这让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保护

的成效，看到了局部区域以藏羚羊

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的希望。

在青藏高原上实施野生动物保

护，有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

件，重要的是在合适的时间及时开展

合理的管理手段。青藏高原有着中国

乃至全球屈指可数的大型野生动物群

落，尤其是有蹄类物种。这份弥足珍

贵的野生动物宝藏可以和非洲的萨瓦

纳大草原、北美的黄石公园相媲美。

《规划》的出台，恰逢种种问题和种

种希望交织之时。秉承着保护优先、

预防为主和科学发展的主旨，《规

划》如果能够在当地得到科学合理的

落实，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藏羚

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将在“世界屋

脊”之上永世繁衍，生生不息。

（作者单位：康蔼黎，国际野生

生物保护学会西部分项；毛世平，西

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林业局）

青藏高原上的藏羚羊母亲和孩子。


